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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 仪式历来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 , 在生态和谐方面 , 仪式的作用同样不可
忽视 , 仪式为人们制造了神圣的时间与空间。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的密枝山祭祀为
例 , 可以看出仪式与生态的相互依存关系 , 以及村民们如何在仪式实践中实现与生态的和谐。




W ilson) 所说 , 仪式 “一般被认为具备法律效力
的部分主要是被当作古代的制度 ”。① 也有学者
认为仪式可以 “作为人们制造和改造世界的文
化原动力的 ‘窗口 ’”。② 因此 , 人们可以通过
仪式这扇窗口 , 来全方位了解生活 : 它是 “展
示社会 (集体 ) 力量和唤起集体意识的场





场合 , 集体的道德意识被重新唤醒或加固 , 使之
能指导群体成员的日常生活 ; 通过仪式 , 法律效
力或是社会制度也被加强了 , 而这些被加强的法
律效力与社会制度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与生态的
关系 , 正如埃文斯 -普理查德所述 : “社会制度
是生态学系统内的一个系统 , 它一部分是依赖着











展演 , 进而规范村民的行为 , 积淀成他们特有的
文化 , 并形成了和谐的生态。
一、阿细密枝山祭祀仪式概述
密枝山 , 在阿细语里意为 “神山 ”, 相传是
阿细人所崇拜的密枝神的居住地。该神是村寨人
畜兴旺的保护神 , 而密枝山中最枝繁叶茂的那两
颗被村民指定的树就被称为 “神树 ”或是 “龙
树 ”。祭密枝山就是通过对龙树的祭祀来表达阿
细人对密枝神的祭祀 , 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
行 , ⑦ 是当地比较隆重的祭祀。祭祀当天一早 ,
每家每户凑出两炷香 , 一碗米 (大约 500克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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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拉硬拽 , 把猪赶到神树前面 , 首先进行生祭 ,
然后在神树前杀生 , 再将毛刮干净后 , 把猪头、
猪脚、猪尾以及一个扇子骨、两碗米饭、两碗
酒、两炷香拿到神树前进行祭拜 , 剩下的猪肉通
过就地取 “柴 ”, 被做成简单美味的菜肴 , 水则
取自密枝山旁的清泉。当晚 , 村民们就在山上共
享圣餐。按阿细人的规矩 , 密枝山上的树是任何
人都不能砍的 , 即使是枯树枝都不能捡。因此 ,
虽然红万村地处高山地带 , 年降雨量只有 900～
1 000毫米 , ① 但却是一个绿树环绕 , 泉水叮咚








容。这首先要涉及人们的分类 , 及 “人们把事
物、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 , 使
之各有归属 , 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
的过程。”② 通过分类系统 , 形成了仪式的时间
与空间 , 在这仪式的时间和空间里 , 人们还对它
附加了 “神圣 ”和 “世俗 ”的分类 , 也就有了



















生态压力越大 , 人群的生存压力也就越大 , 那











与人所建构起来的 “等级生态 ”, 同样需要通过
仪式进行疏导和平衡。故在仪式的实践特征中 ,
总是包含着二元对峙的元素和要素以及相互之间





普 (Van Gennep ) 的通过仪式 , 在标志着神圣
与世俗之间 , 有一条中间地带 , 它可以一条门
槛、一根横梁甚至一块石头作为象征 , 过了这中
间地带 , 人或物就和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了联系 ,
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⑥ 在密枝山祭祀
中 , 高高悬挂的寨门正是这个中间地带的标识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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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, 口中念着寓意吉祥的祭文 , 表示着人和牲畜
都进入了一个中间地带。这被看做是一个过渡仪
式 ( transition rites) , 或是一个阈限期 ( lim i2
nal)。这个仪式是对进行密枝山祭祀的牺牲以及









良好的植被 , 又保护了水源 , 也有了一个很好的
生态链。换言之 , 密枝山祭祀仪式本身就包含了
对自然的认知、适应和服从的观念和内容。




中 , 阿细人的祭祀空间也体现了如 “Lefebvre所
说的 ‘空间的存在是建立在对于人的客观性及
主观性活动 ’的描述上 ; 空间也由人体 (空间 )
所构成。”① 因为在寨门之内的空间就表示受到
了祖先的庇荫 , 密枝山也不再是普通的森林 , 而
是祖先神灵无所不在的、村民精神寄托的空间。
但是 , 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 , 人体本身的象征如
性别被纳入了这个建构的神圣空间。一般来说 ,




中 , 主祭毕摩和当地村民还主动邀请 , 说可以跟




















祭祀空间有了一些改变 , 但对于当地人来讲 , 他
们有他们的底线 , 大部分人也会遵循这种传统。










“使得它们 (神圣事物 ) 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
有其位 , 因为如果废除其位 , 哪怕只是在思想
中 , 宇宙的整个秩序就会被摧毁。”⑤ 对阿细人
来说 , 山上的一草一木 , 在他们的分类系统里都





它们的药用功能 , 对于他们来说 , 头痛脑热一类
的小病基本上可依靠山上的植物来医治或缓解。
(三 ) 美化生态环境 : 祭祀 “神圣化 ”时间
对村民们的社会约束
祭祀当天 , 家家户户打扫卫生 , 然后把农家
肥送到地里 , 但是一旦猪被拉到了密枝山上 , 就
连洗衣都被禁止了 , 因为密枝山祭祀当天已经被
·21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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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化基础。比如 , “吃午饭 ”与 “拉牺牲上
山 ”成了一个时间的 “阈限期 ”, 在此之前 , 时
间是 “世俗的 ”, 一旦过了这个 “阈限期 ”, 就
进入了神圣的时间段 , 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禁忌 ,
“世俗的 ”洗衣服一类的事在牺牲被拉到山上之
后 , 就成了禁忌。密枝山作为一个特殊的时空形
态对于阿细女性来说 , 在祭祀举行后的 7天之内
也是一种禁忌 , 因为 “时间 ”也是分类的一部














备性活动 , 使祭牲具有了神圣性 , 这种神圣性又
通过食物传给了村民而且建立了一种更亲密的关
系。在祭祀期间 , 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阿细人的
亲密关系 : 首先是年轻的自觉尊重长者 , 年老的











更重要的是 , 这种礼仪还可用于 “重塑个








限内的 , 因为妇女被视为 “不洁 ”, 但是对于阿












立了一个神圣空间 , 在这个神圣空间里 , 树这种
自然物被塑造为 “神 ”, 这种由人类想象、被塑






餐中也增进了友谊 , 加深了情意 , 表现出一种其
乐融融的人文生态。笔者认为 , 作为展示文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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